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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过程中，狭义当代新儒家潮流由熊十力先生（1885-1968）

开山，第二代的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徐复观（1903-1982）三位

先生加以发扬光大。薪火相传，还开启了海外新儒家的线索，由杜维明广布于天下。大陆由

一九八六年起，确定「现代新儒家思潮」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之一，执行了一个十年计划。

白安理（Umberto Bresciani）介绍这一思潮的英文著：“Reinventing Confucianism: The 

New Confucian Movement”于2001年出版，确认了大陆的主流意见：以新儒家为与西方自由

主义、马列思想鼎立的重要思潮。寂寞的新儒家如今被视为显学，不免令人感到吊诡。哲学

方面，当代新儒家以熊、唐、牟三位先生贡献最大，已为不争之事。而牟先生思想透辟、概

念原创，又兼长寿，影响之深远无与伦比。牟先生精研康德哲学，我曾将牟先生在当代中国

哲学的地位比之于康德在西方哲学的地位：你可以超过他，却不可以绕过他。像有关宋明理

学的研究，牟先生实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不是以往可以梦见。牟先生的看法不必完全正确，

但不接受他的挑战，就难以深入宋明理学的堂奥。而他对当代哲学问题的反省深思熟虑，提

出认识心之坎陷的说法，畅论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借康德哲学

来阐发传统中国哲学的智慧， 有全新的开创，莫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还需要作更深入

的探究。而唐先生的全集早就由学生书局出版，熊先生的全集在屡经周折之后也终于在2001

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牟先生的全集在他逝世以后，经过了八年的努力，如今终于有了

结果，总共三十二卷。由联经出版，令人感到欣慰。从此研究牟先生的思想，有了最完备和

权威的版本，对于当代新儒家来说，乃是一块 重要的里程碑，的确有其重大的意义，下面

略谈我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牟先生的文字号称难读，对一般人来说，简直像是天书，乃至专家学者

也感觉到困难。像大陆学者方祖猷，着《王畿评传》（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

「后纪」中就说：「牟先生这本书（《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实在太难看懂了，于是我像啃

骨头那样啃了三遍。」但是否能够得到完全相应的理解？还是有问题的。其实牟先生的文字

自成一独特的风格，如果熟悉他的概念表达方式，还可以体味到一种美感。我曾经注意到一

个现象：凡是听过牟先生讲课，受过亲炙的学生，多不会觉得内容是怎么艰深难懂，反而觉

得他写的东西条理清楚，文字简练。而他在写文章之前经过深思熟虑，下笔以后几乎不需要

改易一字，简直像是刻下来的一样。但在他出版的著作之中，我也注意到在他亲笔写的著述

与学生的讲录之间确有相当差距，正像朱夫子的《文集》与《语类》一样，不可以等量齐

观，同日而语。他亲着的文字是千锤百练的结果，精审绝伦，而讲录新鲜活跳，针对具体的

脉络发言，随机应答，虽多启发，有时却不免失之过简，或者摆向一边，需要善会，否则就

会有误导的危险。譬如牟先生口头喜欢月旦人物，古今中外皆然。 随便举一个例，好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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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忽然冒出一句话，卡西勒这个人不行。听者不明白说话的脉络，误以为卡西勒的著作没多

大价值，那就大谬不然。牟先生《政道与治道》一书有好几章就是因为看到我以言衍笔名翻

译卡西勒论政治神话的著述有所回响而写出来的，焉能加以鄙视。大概卡西勒讲科学哲学，

论「实体」概念向「功能」概念的转变，顺着时代潮流走，而牟先生重形而上的反思，要回

返并超越康德在这方面的睿识，乃感觉到卡西勒在这方面有所虚歉，就说他不行。如果没有

牟先生的学问和精思熟虑，只拾取他随机而发的话头，养成一种虚骄的习气，不自己扎实用

功读书好好做学问，那就正如他常斥责的只啃馒头尖，那就会造成很大的妨害。 

        

而牟先生的思想最富原创性，每每创一些新辞，讲一些新观念，像他对比分解的尽理精神/

综和的尽理与尽气的精神，外延真理/内容真理，形上学的实有型态/境界型态；提出宋明儒

学的三系说，以朱子是「继别为宗」，倡言今日中国有必要走民主「曲通」的道路，平章执

的形上学、无执的形上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正因为牟先生的著作难读，坊间对之望文

生义，每多耳食之辞，连专家学者都常常不了解其微意而作出了一些不相干的批评。举个例

子说，亡友傅伟勋曾批评牟先生承《大乘起信论》而说「一心开二门」，他认为这是不够

的，而倡导「一心开十门」。伟勋想别开生门，自创一说，当然有他的自由，但用来批评牟

先生却不相应。心真如门、心生灭门是佛家「真俗双融」的思想，儒家则讲「理一分殊」，

此处的「一」乃是「无对」，就分殊而言，确如伟勋所言，自不必限于二门，尽可以十门，

但也可有百门，何必自设界限！我当然不是说牟先生不可以批评，但要有相应的理解，再加

以改善，才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拓展。我也不认为牟先生的著作，特别是讲录，后必胜前。

《中国哲学的特质》言简意赅，不可以被取代。而我就不同意晚年的《十九讲》以老子纯为

境界型态的说法，里面对「境界型态」/「实有型态」的新说虽有校正流行的误解之效，其

实也不如以前《才性与玄理》中亲笔所书所论者更为妥贴周延。三十二卷全集的出版还搜罗

了一些以前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如今牟先生已仙逝多年，既不能向他亲自求教，就只有好

好咀嚼他的遗着，深入探究这一条思绪形成的线索，通过这一块里程碑，不只「照着讲」，

还要「接着讲」，才能在未来开拓更宽广的道路。这就是我看到的全集在今日出版的意义。 

（摘录自联经出版社  牟宗三先生全集  全集出版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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